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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苏伊士运河是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东西方交通要道, 也是英国本土通往其东方殖民地捷径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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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 对英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运河问题成为影响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拟对这一时期

的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防御问题加以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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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伊士运河 ) 印度防御的重要环节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利益与力量的所在, 作为帝国

在遥远东方的最大属地, 印度一向被描述成 / 帝国王

冠上最珍贵的宝石。0而苏伊士运河航线正是通往这

块宝石的捷径, 正如俾斯麦所言 / 它像是连接大脑和

脊椎的脊髓。0 [ 1] ( p292)
因此, 苏伊士运河也就成为印度

防御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在运河开通之前, 英国希望广袤的奥斯曼帝国领

土能阻挡欧洲其它国家向东方扩张, 认为只要控制住

好望角航路, 它在东方的优势地位就有了保证。但是,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 促使英国开始重视印度防御

的前哨 ) ) ) 埃及 ) ) ) 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法国认为,

占领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 将会在欧洲引起 / 商业

革命 0 , 对英国在印度的霸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 法

国一旦成为开罗和苏伊士的主人, 谁控制好望角航路

都无关紧要了 0 [ 2] ( p9)
。由此, 英国开始以新的眼光看

待埃及的战略地位。英国在继续控制好望角航路的同

时, 加速了对埃及的渗透, 加强了同印度殖民地的联

系。

为了保卫印度, 即便面对日益衰败的奥斯曼帝

国, 英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其完整性, 使它成为英国

/ 通向印度道路上的天然卫兵 0 [ 3] ( p71)
。采取这种政

策的一个原因是防止俄国在土耳其占据优势, 并在地

中海立足, 从而控制伊斯兰世界, 威胁到英国与印度

的联系。同样, 出于对帝国利益及安全的考虑, 英国

也担心法国以支持埃及独立为名控制奥斯曼帝国西南

部。英国的政治家确信, 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独立和领

土完整对于英国东方殖民地的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 英国必然反对法国在埃及日益施加影响和

开凿苏伊士运河。当法国人莱塞普得到开凿运河的特

许权后, 英国就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计划。但是尽管如

此, 运河还是于 1869年势不可挡地开凿完工。这是一

条通往印度帝国的最短的航线, 但是却在别国的控制

之下, 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 也是非常担心的。这

时英国改变了策略, 决定 / 先成之, 后夺之 0。于是,

英国 1875年利用埃及财政恶化之机, 购买了埃及在

苏伊士运河公司拥有的 176, 602股股票, 成为运河公

司最大的股东。
[ 4] ( p156)

一个法国评论家指出: 英国购买

运河股票 / 完全是一种政治行动, 包含着危险的因

素。虽然这件事并不等于对埃及的占领, 但确是占领

的开端。0 [ 4] ( p157)
这一预言不幸在七年后得到应验。

1882年, 英国借奥拉比革命之机占领埃及。此后

英国却一直以种种借口拒绝从埃及撤军, 并对苏伊士

运河进行了军事控制。早在 1853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

已经预见到:埃及虽然是土耳其素丹的属地, 但是它

在 / 更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人, 在今后瓜分土耳其时

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人的属地。0 [ 5] ( p7)
至 1882年, 英

国果真成为运河事实上的控制者。

至 19世纪末, 英国利用它的海军优势, 几乎占据

了在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通线上所有的重要战略

据点。1704年, 英国取得地中海的钥匙 ) 直布罗陀。

1796年, 它又从荷兰手中夺得开普敦殖民地, 进一步

控制了好望角航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分别于 1800

和 1878年也落入英国手中, 确立了它在中、东部地中

海的优势。至取得亚丁 ( 1839年 )、丕林岛 ( 185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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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及苏伊士运河 ( 1882年 )、北索马里兰 ( 1884 -

1886年 )、索科特拉岛 ( 1886年 ) , 英国已将红海变成

了 / 英国的内湖 0 。控制了通往东方的两条海上重要

航线, 英国获得了支配性的优势。

作为英印航线上的要冲, 苏伊士运河无疑对于大

英帝国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此, 苏伊士运

河乃至整个埃及, 必然成为英国孜孜以求的猎取对

象。然而, 正是英国的竞争对手法国为其开凿了运河,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在 1869年运河完工时所预言的, /

运河是借法国的力量和埃及的钱为英国的利益而开凿

的 0 [ 6] ( p5)
。而埃及的爱国者奥拉比领导的革命却为英

国入侵埃及提供了借口。这说明谁拥有海上霸权, 谁

控制了地中海和红海的战略据点, 谁才是苏伊士运河

的主人, 才能控制这条通往印度的最短线路。

占领了埃及, 并在埃及取得优势后, 英国对奥斯

曼帝国采取了与从前不同的政策。尽管早些年, 英国

一直维持着 / 垂死的土耳其 0 , 但是现在这一政策却

有所动摇。因为土耳其对于保卫印度的安全来说似乎

不是那么重要了。事实上, 解除土埃的附庸关系, 削

弱素丹对埃及的主权, 明显有利于英国。1882年, 英

国阻挠土耳其镇压埃及的叛乱。1898年占领苏丹, 接

着于 1899年 1月确立英埃共管苏丹, 这是英国将土耳

其排挤出埃及事务的又一表现。更加明显的一件事是

在 1906年的亚喀巴事件中英国所表现出的独裁态度。

1892年阿巴斯二世继承赫底威称号, 素丹向他颁布了

一道敕令, 其中一款要求他调整西奈边境以支持土耳

其。1906年初, 素丹要求埃及从西奈半岛的某些地区

和亚喀巴湾的蒂朗岛撤军。
[7] ( p119)

接着土军被派往半

岛占领要塞, 据说土耳其要铺设通往苏伊士城的战略

性铁路。英国认为土耳其的计划是对英国在埃及特权

和苏伊士运河安全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府要求土耳其

放弃它的铁路计划, 并从西奈半岛撤军。为了达到此

目的, 英国派遣一支由巡洋舰和鱼雷艇组成的强大舰

队前往埃及海域。结果是土耳其素丹让步。这件事暗

示了英国才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 英国已有充分的条

件来保卫苏伊士运河航路, 反倒担心素丹乘机重新控

制埃及。

二 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防御问题

19世纪至 20世纪初俄国和德国成为英帝国防御

的主要对手。两国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英帝国广

袤的殖民地, 对英印航线形成严重的威胁, 苏伊士运

河的安全与防御问题日益严峻起来。

(一 )俄国的威胁

俄国的国家利益与扩张战略, 注定了它必然要与

英帝国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俄

国一直被认为是印度的最大威胁者。从战略上看, 帝

国的政治家们遏制俄国扩张野心的目标,主要集中在

两条战线上, 一条是从印度向西北、东北方向进行领

土与势力推进, 建立一个阻断俄国南下势力的缓冲地

区, 以保证印度北部边境的安全;另一条是以保持奥

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方式, 阻止俄国在中近东地区的

扩张, 以保证地中海经红海以及波斯湾到印度的陆路

和海路通道的安全。而苏伊士运河是这条海上路线的

咽喉部位。俄国在近东扩张, 力图使海峡对其舰队开

放, 并由黑海进入地中海, 对运河造成威胁。1875年

- 1878年近东危机发生。它对巴尔干事务的干涉引起

了英国的怀疑和担心。因为俄国染指近东, 其目标直

指奥斯曼帝国, 必然会破坏欧洲列强原有的均势结

构, 以及英国苦心经营的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战略

目的。1876年当英国得知俄国企图占领保加利亚时,

怀疑它是觊觎近在咫尺的君士坦丁堡。11月上旬英国

首相迪斯累里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 倡导对俄采取

强硬政策。他的一番话解释了英国担心君士坦丁堡受

到威胁的原因:俄国如控制君士坦丁堡, 就能直接由

叙利亚到达尼罗河口, 切断经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的

海路, 英国纵有制海权也无能为力。 / 我们的力量是

在海上。通往印度的钥匙是君士坦丁堡, 而不是埃及

和苏伊士运河。0 [ 8] ( p956)
1877年 5月 6日, 英国对俄

国的照会申述了英国不允许因俄土战争而受到侵害的

利益范围。该照会警告俄国的军事行动不得影响到埃

及、苏伊士运河与波斯湾的通航, 君士坦丁堡和两海

峡的现有地位不得发生改变, 否则, 将视为是对英国

利益的威胁, 英国不能保持有条件的中立。
[ 9] ( p273)

在

此期间, 外交大臣德比警告俄国不要对苏伊士运河进

行任何侵袭, 并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

近东危机不断扩大, 此时, 英国舆论界要求趁机

占领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就是否占领运河和埃及, 著

名的新闻记者戴斯与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在

5十九世纪 6杂志上展开了论战。戴斯竭力倡导占领苏

伊士运河, 他说: / 在目前东方形势变化的情况下, 这

是维护我们帝国利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保卫通往印

度路线的要求,,我们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保证运

河的自由通行。,,而且,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印度航

线在战时受阻或中断做准备, 或者我们应该占领埃

及。0 [ 10] ( p682- 684)
格莱斯顿认为, 列强不会同意英国占

领埃及, 而且占领埃及会给英国带来更多的义务, 此

外, 除了苏伊士运河航路, 英国还拥有好望角航

路。
[ 11] ( p151- 152, p155- 156)

但是笔者认为, 占领埃及及运河

对与英国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近东危机中, 英

国主要的斗争对象是俄国。因而, 此时必须避免与法

国发生冲突。当俾斯麦在 1876年 11月建议英国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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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时, 迪斯累里说: / 宁占小亚细亚, 也不占埃

及。0 [ 12] ( p225)

海峡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英俄竞争的一个重要因

素。对英国人来说, 是要阻止俄国出黑海, 阻止俄国

通过打击土耳其而进一步扩张, 其实质就是保卫印度

和帝国贸易通道 ) ) ) 苏伊士运河。1878年 6月, 英国

在塞浦路斯建立了根据地, 这是离运河最近的一个岛

屿, 同时它也是英国在东地中海活动的基地。为了保

卫运河, 保证地中海航运的通畅, 英国必然反对俄国

要求对其军舰再次开放海峡的任何企图。1902年 9月

俄国得到素丹的允许, 派四艘鱼雷艇通过达达尼尔海

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并加入了黑海舰队。随后英国

警觉起来, 于第二年 1月向素丹发出一份照会, 声称

如果发生情况, 英国战舰要求获得与俄国同样的特

权。
[ 13] ( p41)

然而, 1904年 4月英法签订协定后, 英国在地中

海的安全得到了更大的保证, 它似乎打算承认俄国对

海峡的要求。因为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与其海峡政策总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法国承认英国控制埃及为英国

海峡政策的变化提供了前提。在 1904年 4月 22日爱

德华七世和英国驻俄大使查尔斯 # 哈丁的一个对话

中, 他们认为: / (现在 )似乎没有什么原因可以使我

们像过去一样竭力反对俄国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

峡。0 [ 14] ( p289)
日本在 1904- 1905年对俄战争中取得的

绝对胜利, 使得英国对俄国的忧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

了消除。在随后英俄协约的谈判中, 格雷承诺在开放

海峡的问题上可以对俄国做出某些让步, 如果俄国外

交大臣伊兹伏尔斯基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此问题的话,

格雷就准备与他讨论。但是在 1907年的英俄协约中

没有关于海峡的任何条款。当伊兹伏尔斯基在 1908-

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 格

雷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

(二 )德国的企图

英俄协约使俄国暂时搁置了对海峡的要求, 俄国

舰队对运河的威胁得到解决; 而英法协定则排除了来

自苏丹的对运河的危险。但是与此同时, 刚刚崛起的

德国也对英帝国的防御造成了威胁。在经济方面, 德

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逐渐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大国。

商业力量的快速增长, 对殖民地的需求, 以及海军的

发展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 这些都表明德国在寻求

它 / 阳光下的地盘 0。德国实力的增长无疑使得英国

的不安日益增大。德国已经加入了对最后的殖民地和

领土的瓜分。此时, 衰弱奥斯曼帝国给德国帝国主义

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从战略位置上看, 土耳其的领土

从奥匈边界一直延伸到波斯湾, 这是一条通向印度和

远东的天然航线; 在经济上, 土耳其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农业潜力, 可以满足德国的需要; 而土耳其在

经济和工业方面的缺陷必然使之成为剥削者的猎物。

此外, 德国在土耳其的优势可以有效地抑制俄国对君

士坦丁堡和海峡的企图, 但是同时也给法国和英国造

成了相当大的挫折。

1888年德意志银行领导下的一个德国企业联合

理事会从英国手中购买了从海达尔帕夏到伊兹米特的

铁路。此后, 安那托里亚铁路公司修筑了到安那托里

亚的支线。十年间, 德国在土耳其的亚洲领土共修筑

了将近一千公里的铁路。1904年 3月, 德意志银行从

素丹那里得到了修筑科尼亚到波斯湾铁路主干的特许

权。这就是巴格达铁路, 德国希望通过它对奥斯曼帝

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 政治和军事渗透。

巴格达铁路计划是对英国在东方优势的挑战, 无

疑对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形成了严重的竞争。然而, 这

种担心由于苏伊士运河的优势在最初并没有形成

起来。因为巴格达铁路的高效必须由大量的货运来

体现,而主要的邮运和客运会因铁路的修建而受

到影响。正如一位德国人所说的: / 巴格达铁路仅

仅对于客运和邮政运输来说是重要的 ,,偶尔也

可以提供快速的货运。另一方面, 对于出口东方的大

部分重要贸易的货运来说, 巴格达铁路几乎不能承

担,,0 [ 15] ( p193)
而且这条铁路以波斯湾为终点, 必然

会威胁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此外, 重要的是,

一旦它与叙利亚和汉志的铁路连接在一起, 就必然会

对英国经苏伊士运河与印度的联系产生可怕的威胁。

巴格达铁路的战略意义已为德国作家充分认识。

保罗罗尔巴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他指出了铁路对英

帝国产生的威胁:英国只有在一个地方会受到来自欧

洲的攻击, 并且严重受伤, 那就是埃及。
[ 3] ( p322)

埃及的

丧失不仅会使它结束对苏伊士运河的统治, 同时会使

它失去与印度和东方的联系, 并且有可能丧失在中非

和东非的领地。德国希望通过 / 帮助 0土耳其修建铁

路, 使其 / 强大 0 起来, 成为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发达

铁路系统的 / 霸主 0 , 并利用土耳其恢复在埃及统治

的幻想, 与英国形成对抗, 那么在德英战争中土耳其

就会站到德国一方。

在巴格达计划早期, 英国并没有足够意识到它会

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产生威胁。事实上, 英国银行家

和外交部曾在 1903年 4月准备在修建铁路的项目上

与德国合作, 并通过谈判希望与德意志银行就此达成

协议。然而, 在最后一刻, 由于新闻界和议会的攻击,

外交部放弃了谈判。此后, 英国逐步意识到巴格达铁

路计划危险性, 采取了反对的态度。1914年 6月 15

日, 英德达成协议, 随后法俄也同意与德国合作开发

此项目, (规定英、法、俄 )在铁路的经营机构都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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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并且许诺不再反对该计划。最后协约得到批准,

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没有得到实施。

的确, 如果巴格达铁路计划如期完成, 土德对运

河的威胁确可成为现实。土耳其的军队可以经巴格

达、叙利亚, 通过汉志铁路运送到海法, 这里距离运

河的坎塔拉仅四百公里。德国的一些作家甚至预测了

英帝国的末日: / 当英国在埃及的军队向土耳其屈服

时, 从直布罗陀到新加坡将回响着对英国的打击。当

英国的基石被摧毁, 英帝国在世界的霸权将崩

塌,,0 [ 3] ( p323)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运河的存在

成为了英国的软肋, 成为了敌人极易攻破的对象。苏

伊士运河的修建似乎是英国的不幸。

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问题一直困扰者英帝国。一旦

发生战争, 运河将成为战时运输最快捷的途径, 同时

它也是通讯网络中易受威胁的一部分。如有一艘或两

艘船沉入河中;或者有两三包炸药在离运河沟渠最近

的地区爆炸;或者有一些水雷在夜间被放置河中, 这

些都将导致运河关闭, 经此的地中海运输也会受到影

响。即使将它置于英帝国的完全控制之中, 运河的开

放也很难维持, 而且为了保卫运河的安全还会牵制相

当一部分的军队, 在通向运河的入口处也需一部分机

动舰队, 因为敌对国家的船只有可能会自沉, 从而达

到破坏运河的目的。

然而, 另一方面, 即使在战时, 苏伊士运河对英

国来说也是不无好处的。首先运河和好望角两条航线

可以互为补充, 而且因为源头不同, 任何一支海军都

不能中途将它们全部拦截。其次, 英国可以以埃及为

据点, 向直布罗陀和印度两个方向来开展防御和进

攻。最重要的是, 经运河是去印度最近的路线, 是英

国获得战争物资和英印军队最快的途径。马汉上校就

强烈反对因为运河战时的不安全而放弃这一路线的观

点。他认为, 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路线, 赞同使用好

望角路线的主张, 是一种战略防御政策, 而不是进攻

策略,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已经掌控马耳他和直布罗

陀似乎可以更牢固地控制埃及, 巩固在当地的优势,

确立在印度, 澳大利亚和好望角的统治, 确保必要原

料的供应。
[ 16] ( p80- 82)

因此, 不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

苏伊士运河对于英帝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运河

的安全与防御也就成为影响英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

因素。

三 小结

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和红海, 处在亚非欧三大

洲的交界点, 英印航线的要冲,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传统上, 英国坚持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 把

奥斯曼帝国当成 / 天然卫兵 0 , 来拱卫英印航线的安

全。运河开通后, 作为通往东方最短路线的关键一环,

它立即成为英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英

国逐步排挤法国, 独占了埃及, 控制了运河, 保证了

英印航线的安全。

19世纪俄国成为英国的劲敌, 屡次要求土耳其海

峡对其舰队开放。而土耳其海峡处在英印地中海航线

的侧翼, 是俄国黑海舰队出入地中海的门户, 如若俄

国在地中海立足, 必然要威胁到苏伊士运河的安全。

因此, 在海峡问题上, 英国坚持土耳其拥有对海峡的

所有权, 强调在土耳其和平时期海峡对各国战舰关

闭, 这一原则在 1878年的 5柏林条约 6又得到了强调

和重申。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俄国开放海峡的

企图屡屡受挫, 不了了之。这样, 英国又解除了俄国

可能来自地中海方向的对苏伊士运河的威胁。

但是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大英帝国已经开始

衰落, 而奉行世界政策的德国正在崛起, 叫嚣着要寻

求阳光下的地盘。德国的策略是加强对土耳其的渗

透, 利用在土耳其修建的巴格达铁路, 直捣苏伊士运

河和埃及, 破坏英印航线, 一举击溃大英帝国。

克罗默伯爵 在 1906年奥斯曼政府侵犯巴勒斯坦

-西奈边界后, 就指出了土耳其从西奈半岛对运河和

埃及发起攻击的危险性。英国总参谋部对这种可能性

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如果土耳其对运河攻击成功, 必

然会中断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 这

将会给英国带来沉重的打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运河的安全与防

御成为英国在中东地区关注的焦点之一。苏伊士运河

也首次经历了战争的考验。防守薄弱的苏伊士运河处

在同盟国土耳其的威胁之下, / 保障英国经由地中

海、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到达东方的航线的畅通 0 是英

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
[ 17] ( p350)

。1915年土耳其军队穿

越西奈沙漠对苏伊士运河发起了进攻。这使得英国认

识到, 在运河西岸消极防御是不够的, 必须在叙利亚

主动出击。因此, 在以后的战争中控制埃及到叙利亚、

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土地成为英国的重要战略目标,

英国由此获得了在中东的军事优势, 并成为了战后谈

判的政治优势。同时, 由于运河在联通英印航线上的

特殊作用, / 通过苏伊士运河运送印度军队使英国在

战争中受益匪浅 0 , / 有 85万印度军队在印度本土以

外的地区作战 0 [ 18] ( p99)
, 苏伊士运河在英帝国的兵源

和物资给补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 苏伊士运

河的战略防御对于英帝国来说休戚相关, 是其制定对

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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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ez C ana l is ama in passagew hich links the Red Sea and theM editerranean Sea. It is the shortest

line of transportation betw een the eastern and w estern. In soph ist icate international cond itions 19
th
century, it w as

v ita lly important for the B ritish to contro l and defend the Suez Cana l effective ly. Thus the issue o f the cana l sub2
stantially influenced them aking o f British foreign po licy. The paper has made an invest igation on the secur 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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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to the early part of th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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